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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赏动机对情绪调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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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奖赏对行为的影响是当前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奖赏诱发的动机能够提升被试的行为表现。以往研究较多关注奖

赏对情绪信息加工的影响，还没有研究者直接探讨奖赏对情绪调节的影响。本研究着重探讨在奖赏作用下，被试的情绪调

节能力是否有所改善。实验一和实验二分别研究奖赏对负性情绪下调和正性情绪上调的影响。实验一在经典情绪调节范式

基础上引入金钱奖赏刺激，要求被试在有、无金钱奖赏条件下进行负性情绪的下调，并对调节后的情绪状态进行评定。与

实验一类似，实验二要求被试在有、无奖赏条件下进行正性情绪的上调。结果显示：相比于无金钱奖赏条件，金钱奖赏条

件下的被试能够更好地调节自己的情绪，即被试会有更低的负性情绪体验和更高的正性情绪体验。值得注意的是，实验一

和二的结果可能是由金钱刺激诱发的奖赏动机所致，也有可能是由于金钱本身包含的积极价值引起的积极情绪所致。因此

继续开展实验三和实验四，探讨金钱本身诱发的积极情绪是否对个体的情绪调节产生影响。实验三采用金钱图片诱发被试

的积极情绪，要求被试在有、无金钱图片呈现后进行负性情绪的下调，并对调节后的情绪状态进行评定。同样地，实验四

要求被试在有、无金钱图片呈现后进行正性情绪的上调。结果表明，被试在有、无金钱图片呈现后进行情绪愉悦度评定得

分并无显著差异。实验三和四的结果排除了单纯的金钱刺激图片诱发的积极情绪促进被试情绪调节能力提升的可能性。综

上所述，本研究中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的提升的确是受奖赏动机所驱动，即奖赏所诱发的动机能够有效地促进个体的情绪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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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reward motivation on emot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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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reward on behavior is one of the hottest research subject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Reward-induced 
motivation promot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field of emotional processing, the reward can influence the individual’s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information, but previous studies have not directly discussed the effect of reward on emotional regulation.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d on whether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would be improved under the reward condition. Experiment 1 and 
2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reward on negative emotional down-regulation and positive emotional up-regulation respectively. In exper-
iment 1, monetary reward stimulation was introduced on the basis of the classic emotion regulation paradigm, and the subjects were 
asked to regulate their negative emo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reward or non-reward, and evaluate their current affective state subse-
quently. Similar to experiment 1, experiment 2 required subjects to up-regulate positive emotion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reward or 
non-reward.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1 showed that under the reward condition, the negative emotional regulation effect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at under the non-reward condition (P < 0.05). Experiment 2 also showed that compared to non-reward condition, 
the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effect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under the reward condition (P < 0.05).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compared to non-reward condition, participants can regulate their emotion better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reward. It is worth n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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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1 and 2 may be caused by the incentive motivation induced by monetary stimulus, or the positive emotion 
caused by positive value of money information. Therefore, we carried out experiment 3 and 4 to explore whether the positive emo-
tions induced by money itself can influence the emotional regulation of individuals. In experiment 3, the money pictures were used to 
induce the positive emotions of subjects, and the subjects were asked to regulate their negative emotion after the presence of money 
pictures or non-monetary picture, and evaluate their current affective state subsequently. Similarly, experiment 4 required subjects to 
regulate their positive emotion after the presence of money pictures.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3 and 4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ubjects’ scores of emotional pleasantness after the presence of money pictures or non-monetary picture  
(P < 0.05).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3 and 4 exclude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positive emotions induced by simple money stimulus pic-
tures could improve individual’s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To sum up, the improvement of individual’s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was indeed driven by reward motivation in this study, that is, the motivation induced by reward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individual’s 
emotional regulation ability.

Key words: reward motivation; emotion regulation; cognitive reappraisal; negative emotion; positive emotion

情绪调节作为一种目标导向行为，是指人们根

据环境的需要，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调节情绪的产生、

体验与表达，从而做出恰当的行为反应的过程 [1, 2]。

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能力对于个体的身心健康至关重

要 [3–5]。Gross、Richards 和 John [6] 认为，情绪调节

可能导致一个情绪反应在强度上增强或减弱，在时

长上增长或减短，而降低负性情绪的强度和时长或

者增强正性情绪的强度和时长对个体尤为重要。例

如，在生活中，人们常常会同时面临多个情绪事件，

但人们往往会选择能够让自己体验较多正性情绪的

积极事件。Thaler [7] 认为这是一种扩大化正性情绪、

最小化负性情绪的调节方式。

大量研究表明奖赏作为一种外部刺激诱因，能

够通过诱发特定的动机促进目标导向行为的发生 [8]。

奖赏加工一般包括两个阶段：预期阶段和执行阶段。

奖赏预期是指对即将到来的奖赏的一种渴望和等

待，所涉及的神经元激活一直延续到获得奖励 [9]。

在预期阶段，奖赏能够诱发个体较强的动机来完成

目标任务。诱发奖赏的刺激有很多，如食物、精神

兴奋剂、金钱等，研究者通常采用金钱作为奖赏刺

激，因为相比于其它奖赏刺激，金钱不仅更易诱发

人们的奖赏动机，而且金钱在不同数额下更易进行

比较。面对奖赏刺激时，个体对奖赏的期待促使其

产生激励性动机，并为实现目标而做出努力行为 [10]。

近期研究显示，在知觉和认知任务中，奖赏可以通

过促进感知觉和执行控制过程使个体实现更高效的

目标导向行为 [11, 12]。例如，通过主动操控奖赏，在

奖赏调节下，增加了个体的选择性注意，个体将注

意力更加关注在目标任务上，从而减少了对分心刺

激物的关注，最终导致个体在类似 Stroop 任务中的

行为表现提高 [13]。同样地，在任务转换范式中，奖

赏作用降低了个体的转换代价 [14]。但是，以往研究

多是关注奖赏动机对认知 ( 注意、记忆、决策、认

知控制等 ) 的影响 [15–18]，或研究奖赏与情绪共同作

用对个体认知反应的影响 [19, 20]，而关于奖赏能不能

直接影响人的大脑对情绪调节的反应，我们知之甚

少，这就是本研究探讨的问题。

情绪调节包含正性情绪的上调和负性情绪的下

调，其效果依赖于有效的认知控制功能 [21]。在有意

识调节情绪的过程中，人们的调节会受到享乐主义

目标驱动——为了更好的身心健康发展。Thompson [22]

也认为：“情绪调节是指个体为完成目标而进行的

监控、评估和修正情绪反应的内在与外在过程。”

而奖赏本身就能够促进目标导向行为的产生 [8]。那

么，在双重目标导向作用下，奖赏能否直接促进被

试的情绪调节行为？

另外，在情绪调节过程中，个体会采用一种或

者多种情绪调节策略对积极情绪或者消极情绪进行

上调或者下调以达到适应身心健康。常用的情绪调

节策略包括认知重评策略 ( 改变图片内容本身含

义 )、表达抑制 ( 抑制情绪的表达 )、接受策略 ( 接
受情绪事件及其影响，不尝试去改变情绪和行为 )
等 [23, 24]。其中，认知重评即认知改变，对所发生的

情绪事件重新做出新的理解和评价，从而改变个体

的情绪体验与反应。如我们看到一个女人严重烧伤

时会感到悲伤，为了减少自己的悲伤情绪我们可以

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想象这个女人在烧伤前已经安

静地去世了，她感受不到痛苦，通过这种调节后我

们就不会有更多的悲伤体验了。再或者，当我们看

到一幅优美的风景区图片时，我们可以想到自己和

家人正在风景区愉快地游玩，这样我们会体验到更

多的积极情绪。认知重评作为一种具有长期适应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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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情绪调节策略一直备受关注 [4, 25, 26]。大量研究

证明认知重评策略能够很好地调节情绪，是一种有

效的情绪调节策略 [27–29]。上文提到，情绪调节是个

体为完成目标而进行的监控、评估和修正情绪反应

的内在与外在过程，而认知重评作为一种有效的情

绪调节策略，其在进行调节的过程中应该是一种目

标导向性情绪调节过程。而且有研究指出 [30]，与认

知重评策略有关的神经网络涵盖了诸如自上而下加

工、努力控制、语言、情绪状态注意即语言信息转换、

编码等过程，研究者认为认知重评依赖语言和认知

过程。此外，Sheppes 等人 (2014 年 ) 在对情绪调节

策略选择的研究中发现，认知重评发生在对情绪刺

激进行认知加工过程的晚期语义分析阶段，通过对

情绪刺激进行语义分析从而缓解当前情绪体验 [31]。

因此，我们认为个体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进行情绪调

节是以语言格式对刺激进行重新组织、编码并构建

“新故事”的 ：即个体通过赋予情绪刺激新的含义

来调节自身的情绪。而值得一提的是，Koole (2009
年 ) 从情绪调节的目标和功能对情绪调节策略进行

分类研究中，将情绪调节分为需要导向、目标导向

和人际导向三种类型 [32]。其中，目标导向情绪调节

认为正在进行的目标、任务或规范可以改变情绪化

信息的相关性。而当目标导向情绪调节的外显目标

和规范是以语言格式编码，那么目标导向情绪调节

与认知重评过程是一致的。此外，以往研究表明奖

赏可以促进认知控制 [17, 18]，奖赏诱发的动机能够促

进目标导向行为的实施与完成，对个体在任务中的

行为表现起到促进作用。而情绪调节属于一种具体

的认知控制形式，所以当个体采取认知重评策略进

行情绪调节时可能也会受到奖赏的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从负性情绪下调和正性情绪上

调两个方面，探讨奖赏对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

我们假设奖赏诱发的动机能够促进被试在进行情绪

调节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即相比于无金钱刺激，在

金钱刺激驱动下，奖赏能够更好地调动被试的积极

性，使得个体为了赢得金钱来调动自身资源促进情

绪调节，并更好地参与到情绪调节任务中，最终促

进了被试对自身情绪的调节，提高了被试的情绪调

节能力。我们首先进行了两个实验，分别是负性情

绪的下调和正性情绪的上调的实验研究。在实验一

中，我们通过给予被试不同的金钱刺激来探讨金钱

诱发的奖赏动机能否对被试负性情绪下调产生影

响。同样地，实验二中我们主要探讨金钱刺激诱发

的奖赏动机能否对被试的正性情绪上调产生影响。

实验一和二的目的都是探讨在金钱刺激作用下的被

试能否更好地调节自己情绪。如果在金钱刺激作用

下被试能够更好地调节自己的情绪，那么最终的调

节结果是由金钱刺激诱发的奖赏动机所致，还是由

于金钱本身可能引发的积极情绪所致呢？我们继续

进行了实验三和实验四来回答这个问题，即探讨金

钱刺激可能引发的积极情绪是否能够影响被试的情

绪调节效果。

1  实验一：奖赏动机对负性情绪的下调影响

1.1  材料与方法

1.1.1  被试　　30名被试，男性10人，女性20人，

年龄18~23岁，平均年龄(20.60 ± 1.59)岁，经G-power 
3.1软件进行功效分析后，30名被试足以达到一个较

高的检验力(power > 0.9，其中effect size = 0.5，α = 
0.05)[33]。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为右利

手，均未参加此过类似实验。实验结束后被试获得

一定的报酬。在进行实验前，确保被试的情绪状态

为中性水平。

1.1.2  实验材料　　从中国情绪图片系统(Chinese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34]中选取了三组经过效价

匹配[F(2, 57) = 0.64, P = 0.532]和唤醒度匹配[F(2, 
57) = 0.32, P = 0.725]的负性图片各20张(第一组：

效价2.09 ± 0.47，唤醒度6.18 ± 0.79；第二组：效价

2.03 ± 0.44，唤醒度 6.26 ± 0.68；第三组：效价2.19 ± 
0.54，唤醒度 6.34 ± 0.50，三组图片效价和唤醒度

差异不显著)和一组20张中性图片(效价5.22 ± 0.12，
唤醒度3.36 ± 0.32)。
1.1.3  实验设计和实验流程　　本研究采用组块设

计，实验总共包括3个组块，每个组块代表一个条

件分组。第一个组块是观看中性条件，由20张中性

图片组成，要求被试自然观看中性图片。我们将无

情绪的基线条件(观看中性图片)放在有情绪条件的

前面，从而避免情绪对后续实验处理的影响。第二

个组块是观看负性条件，由20张负性图片组成，在

这个条件下，被试只需自然观看负性图片，任其情

绪自然产生。第三个组块是观看负性图片后进行负

性情绪调节，由另外两组的40张负性图片组成，分

有、无奖赏两种条件，有、无奖赏条件下各有20张
负性图片，有、无奖赏刺激随机呈现。在观看负性

图片调节负性情绪条件下，要求被试采用认知重评

策略对负性图片诱发的情绪进行下调以尽可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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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情绪状态。

在正式实验之前，先对每个被试进行练习实验。

练习所采用的图片材料与正式图片的材料无重复。

练习阶段主要是让被试掌握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

要求被试根据指导语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进行情绪下

调。下面是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指导语：

请尽你最大努力改变图片内容本身的意义，让

你感受不那么消极，使你更趋近于中性的情绪状态。

以下有几种方式可供你参考：

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被烧，你可以：

Ａ．想到这个图片是通过 Photoshop 合成出来的

Ｂ．想到这个女人在被烧之前已经平静地去世

了，她感受不到痛苦

Ｃ．想到这个女人是为了解救她的孩子

……
并且告诉被试：“请务必始终盯着图片看，不

要转移视线。当你进行认知重评时，你可以参考以

上几种方式，你也可采用其他方式，但是请务必改

变与图片内容本身有关的意义，尽量不要去想让你

极端快乐或悲伤的事情。”观看中性图片、观看负

性图片、调节负性图片各 6 个试次。为了确保被试

能够理解和使用认知重评调节策略，在每个调节试

次中，我们要求被试在调节过程中将其大声说出来。

练习阶段结束后，让被试对每张负性图片使用的认

知重评策略再分别加以复述，直到被试能够学会使

用该策略为止。在练习阶段结束后，所有被试都能

很好地学会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练习结束后，为保证实验效果，确保被试在正

式实验之前恢复到中性情绪状态，在正式实验开始

之前，向被试呈现四张没有情绪色彩的中性图片，

请被试借助于这些图片尽量将情绪状态调节至中性

水平。最后，被试报告此时此刻的主观情绪状态。

练习结束后，被试将进行正式实验：

(1) 在观看条件下，分两个组块进行，一个是观

看中性图片，另一个是观看负性图片。首先在电脑

屏幕上会出现 1 s 的红色“+”，注视点消失后出现

一张图片，呈现 12 s。当图片呈现第 5 s 时，被试

会听到“观看”的声音指令，当被试听到指令后，

需根据指导语自然观看图片任情绪自然产生，直到

图片消失为止。 
(2) 在奖赏条件下进行负性情绪调节 ( 见图 1A)。

在屏幕上先呈现 1 s 的红色的“+”注视点，注视点

消失后呈现 1 s 的奖赏刺激线索 ( ￥1)，待奖赏刺激

线索消失后，接着呈现 12 s 负性情绪图片，当图片

呈现第 5 s 时，被试会听到“认知重评”的声音指令，

当被试听到指令后，需按照事先学习的认知重评策

略对图片所诱发的情绪进行重新评价。如果被试能

够遵循指导语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进行情绪下调，将

给被试呈现“你得到 1 元钱”作为奖励反馈；反之，

被试将得到“失去 1 元奖励”的反馈。其中，“你

得到 1 元奖励”反馈试次占 85%，“失去 1 元奖励”

反馈试次占 15%。在正式实验中，实验指导语的重

点不在于被试情绪调节的好坏，而是在于是否能够

遵循指导语，如果被试能够遵循指导语就会获得奖

赏。这是我们给被试进行奖赏的依据。因在练习实

验中我们要求被试在每个调节试次中将其调节过程

图   1. 有或无金钱奖赏条件下的负性情绪调节流程图

Fig. 1. Experimental procedures of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with (A) or without monetary rewar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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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声地说出来。而且在练习结束后，我们会让被试

对每张负性图片使用的认知重评策略再分别加以复

述，必要的时候我们会给被试加以纠正，直到确保

被试能够学会使用该策略为止。最终表明被试在练

习实验中均能掌握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故在练习

实验结束后，被试能掌握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因

此我们认为正式实验中，在有、无奖赏条件下，被

试均能够遵循指导语来调节自己的情绪。且在奖赏

条件下，被试均能获得 1 元奖励，但是为了避免被

试在正式实验中存在的惰性和侥幸心理，所以我们

在奖赏条件下随机给被试设置了“失去 1 元奖励”

的反馈试次，激励被试在正式实验中能够更好地持

续使用认知重评策略进行调节。

(3) 在无奖赏条件下进行情绪调节 ( 见图 1B)。
同样在屏幕上先呈现 1 s 的红色的“+”注视点，随

后会呈现 1 s 的奖赏刺激线索 ( ￥0)，待奖赏刺激线

索消失后，会接着呈现 12 s 负性情绪图片，当图片

呈现第 5 s 时，被试会听到“认知重评”的声音指令，

当被试听到指令后，需按照事先学习的认知重评策

略对图片所诱发的情绪进行重新评价。无论被试对

情绪调节的好坏，我们都给予被试“你没有得到奖

励”的反馈信息，这就意味着，被试对负性情绪调

节的好坏与否，他都得不到任何奖励。最终观看或

调节结束后评分屏幕出现，要求被试对此刻自身的

情绪体验进行 9 点按键评分 (1 分非常不愉快 —9
分非常愉快 ) 和情绪唤醒度 9 点按键评分 (1 分平静

的 —9 分兴奋的 )。评定完之后，会看到屏幕显示

“relax”字样，被试看到“relax”字样后进行休息，

直到下一试次开始。每两个条件之间有 2 min 的休

息时间，从而使被试的心境平复到基线水平。

1.2  结果

我们分别从情绪愉悦度和唤醒度两个维度对被

试的主观情绪愉悦度评定得分和情绪唤醒度评定得

分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计算每个条件下被试的情绪愉悦度

的主观评定值。采用 SPSS 软件对被试在观看中性、

观看负性和调节负性 ( 有奖赏和无奖赏 ) 的数据进

行方差分析。实验结果如图 2A 所示，观看中性、

观看负性、奖赏下的调节负性、无奖赏下的调节负

性这四种条件下被试的情绪愉悦度主观评定均值存

在显著性差异 [F(3, 87) = 129.637, P < 0.001, η2
p = 

0.817]。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1) 相比于观看中性

图片，被试观看负性图片的情绪愉悦度评定得分更

低 (P < 0.001) ；(2) 相比于观看负性图片，在奖赏条

件下，被试进行负性认知重评调节的情绪愉悦度评

定得分更高 (P < 0.001) ；在无奖赏条件下，被试进

行负性认知重评调节的情绪愉悦度评定得分 (P < 
0.001) 同样高于观看负性图片的得分；(3) 相比于无

奖赏条件下，被试在有奖赏条件下进行负性认知重

评调节的情绪愉悦度评定得分高于无奖赏条件下的

得分 (P < 0.05)。
其次，我们采用 SPSS 软件对每个条件下被试

的情绪唤醒度的主观评定值进行方差分析。实验结

果如图 2B 所示，观看中性、观看负性和奖赏条件

下调节负性、无奖赏下的调节负性这四种条件下被

试的情绪唤醒度评定均值存在显著性差异 [F(3, 87) = 
32.717, P < 0.001, η2

p = 0.530]。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

(1) 相对于观看中性图片，被试观看负性图片的情

绪唤醒度评定得分更高 (P < 0.001) ；(2) 相比于观看

负性图片，在奖赏条件下，被试进行认知重评调节

图   2. 负性情绪调节条件下，不同指导语下被试的情绪愉悦度和唤醒度的主观评定

Fig. 2.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the rating of the emotional pleasantness (A) and arousal of the participants 
(B) under different instructions. **P < 0.05, ***P < 0.001, ns =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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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绪唤醒度评定得分更低 (P < 0.001) ；在无奖赏

条件下，被试进行认知重评调节的情绪唤醒度评定

得分同样低于观看负性图片的得分 (P < 0.001) ；(3)
在有、无奖赏条件下，被试进行负性认知重评调节的

情绪唤醒度评定得分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P > 0.05)。

2  实验二：奖赏动机对正性情绪的上调影响

2.1  材料与方法

2.1.1  被试　　新的被试样本30名本科生，男性11
人，女性19人，年龄从18~23岁，平均年龄(20.50 ± 
1.61)岁。经G-power 3.1软件进行功效分析后，30名
被试足以达到一个较高的检验力(power > 0.9，其中

effect size = 0.5，α = 0.05) [33]。其余同实验一。

2.1.2  实验材料　　从中国情绪图片系统[34]中选取

三组经过效价匹配[F(2, 57) = 0.60, P = 0.553]和唤

醒度匹配[F(2, 57) = 1.17, P = 0.322]的正性图片各20
张(第一组：效价6.63 ± 0.43，唤醒度5.71 ± 0.53；
第二组：效价6.50 ± 0.53，唤醒度5.91 ± 0.49；第三

组：效价6.63 ± 0.41，唤醒度5.74 ± 0.39，三组图片

效价和唤醒度差异不显著)和一组20张中性图片(效
价5.22 ± 0.12，唤醒度3.36 ± 0.32)。
2.1.3  实验设计和实验流程　　除了下述变化，实

验二的练习实验流程与实验一的练习实验流程相

同。在实验二的练习阶段，指导被试学会采用认知重

评策略进行正性情绪的上调，具体策略练习使用：

请尽你最大努力改变图片內容本身的意义，将

你此刻产生的情绪进行向上调节，使你当前的情绪

更加变得积极。以下有几种方式可供你参考：

如果你看到一幅优美的风景图片，你可以

Ａ．想到自己此刻和家人就在这个风景区游玩，

一家人其乐融融

Ｂ．想到在这个风景区自己带领一群儿童在愉

快地嬉戏

……

并且告诉被试：“请务必始终盯着图片看，不

要转移视线。当你进行认知重评策略时，你可以参

考以上几种方式，你也可采用其他方式，但是请务

必改变与图片内容本身有关的意义，尽量不要去想

让你极端快乐或悲伤的事情。”所有被试在练习阶

段结束后，都能够很好地学会使用认知重评策略。

同样地，为保证实验效果，在正式实验开始之

前，向被试呈现四张没有情绪色彩的中性图片，请

被试借助于这些图片尽量将情绪状态调节至中性水

平。最后，被试报告此时此刻的主观情绪状态。

练习实验结束后，被试进行正式实验。除了将

实验一中的三组负性图片变成三组正性图片，实验

二正式实验流程与实验一的正式实验流程相同。

2.2  结果

同样地，我们分别从情绪愉悦度和唤醒度两个

维度对被试的主观情绪愉悦度评定得分和情绪唤醒

度评定得分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先计算每个条件下被试情绪愉悦度

的主观评定平均值，采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方

差分析。实验结果如图 3A 所示，观看中性、观看

正性、奖赏下的调节正性、无奖赏下的调节正性这

四种条件下被试的情绪愉悦度均值存在显著性差异

[F(3, 87) = 133.835, P < 0.001, η2
p = 0.822]。进一步

多重比较发现：(1) 相对于观看中性图片，被试观

看正性图片的情绪愉悦度评定得分更高 (P < 0.001)；
(2) 相比于观看正性图片，奖赏条件下，在采取认

知重评策略进行情绪上调时，被试正性情绪愉悦度

评定得分更高 (P < 0.001) ；无奖赏条件下，在采取

认知重评策略进行情绪上调时，被试正性情绪愉悦

度评定得分同样显著高于观看正性图片的得分 (P < 
0.001) ；(3) 被试在有奖赏条件下进行正性认知重评

调节的情绪愉悦度评定得分显著高于无奖赏条件下

的得分 (P < 0.001)。
其次，我们采用 SPSS 软件对每个条件下被试

的情绪唤醒度的主观评定值进行方差分析。实验结

果如图 3B 所示，观看中性、观看正性、奖赏下调

节正性、无奖赏下的调节正性这四组条件下被试的

情绪唤醒度评定均值存在显著性差异 [F(3, 87) = 
93.946, P < 0.001, η2

p = 0.764]。进一步多重比较发

现：(1) 相对于观看中性图片，被试观看正性图片

的情绪唤醒度评定得分更高 (P < 0.001) ；(2) 相比于

观看正性图片，在奖赏条件下，被试进行正性认知

重评的情绪唤醒度评定得分更高 ( P < 0.001) ；在无

奖赏条件下，被试进行正性认知重评的情绪唤醒度

评定得分同样显著高于观看正性图片的得分 (P < 
0.001) ；(3) 在有奖赏条件下，被试在正性情绪调节

下的情绪唤醒度的平均得分显著高于无奖赏条件下

的正性情绪调节唤醒度平均得分 (P < 0.001)。
2.3  讨论

在实验一中，我们发现被试在观看负性图片时

的愉悦度得分要比观看中性图片时的得分低，在观

看负性图片时的唤醒度得分要比观看中性图片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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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高，这说明了负性图片成功地诱发了被试的负

性情绪。此外，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奖赏条件还是

无奖赏条件下，被试均能够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成功

地调节自己的负性情绪，即被试在进行负性情绪调

节时的情绪愉悦度和唤醒度得分要低于观看负性图

片时的情绪愉悦度和唤醒度得分，这就表明了认知

重评策略的有效性。同样在实验二中，被试进行正

性情绪上调时也得到同样的结果，即实验中的正性

材料能够成功诱发被试的愉快情绪，而且被试也能

采取认知重评策略成功地对自己的愉悦情绪进行上

调。此外，在实验一中，我们发现，在奖赏条件下，

被试对负性情绪进行下调后的愉悦度评定得分显著

高于无奖赏条件下，即被试在情绪调节后有更少的

负性情绪体验。相似地，在实验二中，相比无奖赏

条件，被试在奖赏条件下进行正性情绪上调后的主

观愉悦度评定得分显著更高，被试在奖赏驱动作用

下有更高的积极情绪体验。实验一、二结果说明被试

能够在奖赏刺激作用下更好地进行自身情绪的调节。

不过，由于金钱字符是一种积极刺激，这样的

刺激也许给被试带来了愉悦的体验。因为在实验一

中，相比于 0 元刺激，他们更愿意看到 1 元刺激，

当出现 1 元刺激，被试可能会表现得更开心，会有

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所以，实验一和二得到的结

果可能是由金钱刺激诱发的动机所引起的，也可能

是由于金钱字符本身带有的积极价值所引起的。即，

在负性情绪调节中，金钱字符引发的积极情绪抵消

了负性图片刺激诱发的负性情绪体验，使被试体验

到更少的负性情绪。在正性情绪上调过程中，由金

钱字符引起的积极情绪增强了正性图片刺激诱发的

积极情绪体验，使被试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

因此，有必要开展新的实验来检验实验一和二

中被试情绪调节能力的提升是由金钱诱发的动机所

导致的，还是由金钱刺激本身带来的积极情绪所造

成的。为此，我们进行了实验三和实验四，采用金

钱图片刺激，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更经常见到金钱

图片，相比于金钱字符，金钱图片更直观、形象，

可以让被试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在实验三和四

中我们仅仅是给被试呈现金钱图片，让被试看到金

钱图片后对情绪图片诱发的情绪进行情绪调节，单

纯地考察金钱图片本身能否对被试情绪调节产生影

响。如果在有金钱图片和没有金钱图片两种情况下，

被试进行情绪调节后的情绪体验没有差异的话，那

么就可以支持本研究的假设，即被试情绪调节能力

的提升不是由金钱图片本身引起的积极情绪所导

致，而是由金钱刺激诱发的动机所导致的。如果被

试情绪调节后的情绪体验存在差异的话，即金钱图

片本身所带有的积极情绪对情绪调节产生了影响，

那么则说明实验一和二所得到的结果并非仅仅是由

金钱刺激诱发的动机导致，也可能是由两者共同作用

或是金钱刺激本身诱发的动机并没有起到作用所致。

3  实验三：奖赏动机对负性情绪调节的影

响：金钱图片本身作用？

3.1  材料与方法

3.1.1  被试　　我们重新招募了新的被试，共12名
本科生，男性5人，女性7人，年龄18~23岁，平均

年龄(20.42 ± 1.73)岁。经G-power 3.1软件进行功

效分析后，12名被试足以达到一个较高的检验力

图   3. 正性情绪调节条件下，不同指导语下被试的情绪愉悦度和唤醒度的主观评定

Fig. 3.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the rating of the emotional pleasantness (A) and arousal of the participants (B) 
under different instructions.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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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 0.9，其中effect size = 0.5，α = 0.05)[33]。其

余同实验一。

3.1.2  实验材料　　从中国情绪图片系统[34]中选取

三组经过效价匹配[F(2, 57) = 0.002, P = 0.998]和唤

醒度匹配[F(2, 57) = 0.128, P = 0.880]的负性图片共

60张，每组各20张(第一组：效价2.47 ± 0.87，唤

醒度6.37 ± 0.67；第二组：效价2.45 ± 0.92，唤醒

度 6.27 ± 0.62；第三组：效价2.46 ± 0.60，唤醒度 
6.32 ± 0.59，三组图片效价和唤醒度差异不显著)和
一组20张中性图片(效价5.22 ± 0.12，唤醒度3.36 ± 
0.32)。此外，我们使用Photoshop软件制作了20张
金钱图片，目的是诱发被试的积极情绪。

3.1.3  实验设计和实验流程　　同实验一，实验三

分为三个组块，每个组块代表一个条件分组，分别

是观看中性，观看负性和调节负性。与实验一不

同是的，在调节负性条件下，实验三采用有(无)金
钱图片代替有(无)奖赏刺激，而且没有任何奖赏反

馈。首先在屏幕中央呈现1s红色“+”注视点，注

视点消失后有(无)金钱图片呈现3 s，紧接着呈现12 s
负性情绪图片，当图片呈现第5 s时，被试会听到

“认知重评”的声音指令，当被试听到指令后，需

按照事先学习的认知重评策略对图片所诱发的情绪

进行调节，情绪调节结束后，被试需要对当前的情

绪体验进行7点按键评分(1分非常不愉快—7分非常

愉快)和情绪唤醒度7点按键评分(1分平静的—7分
兴奋的)。评定之后屏幕显示“relax”字样，被试

看到“relax”字样后进行休息，直到下一试次开始

(具体实验流程见图4)。

3.2  结果

我们分别对在有、无金钱图片呈现下被试情绪

调节后的主观情绪愉悦度评定得分和情绪唤醒度评

定得分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先计算每个条件下被试的情绪愉悦

度的主观评定值。采用 SPSS 软件对被试在观看中

性、观看负性和调节负性 ( 有金钱图片呈现和无金

钱图片呈现 ) 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实验结果如图

5A 所示，观看中性、观看负性、金钱图片呈现后

的调节负性、无金钱图片呈现的调节负性这四种条

件下被试的情绪愉悦度主观评定均值存在显著性差

异 [F(3, 33) = 35.305, P < 0.001, η2
p = 0.762]。进一

步多重比较发现：(1) 相比于观看中性图片，被试

观看负性图片的情绪愉悦度评定得分更低 (P < 
0.05)；(2) 相比于观看负性图片，在金钱图片呈现后，

被试进行认知重评调节的情绪愉悦度评定得分更高

(P < 0.05) ；在无金钱图片呈现后，被试进行认知重

评调节的情绪愉悦度评定得分同样高于观看负性图

片的得分 (P < 0.05) ；(3) 在有、无金钱图片呈现条

件下，被试进行负性认知重评调节的情绪愉悦度评

定得分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P > 0.05)。
其次，我们采用 SPSS 软件对每个条件下被试

的情绪唤醒度的主观评定值进行方差分析。实验结

果如图 5B 所示，被试在观看中性、观看负性和金

钱图片呈现后调节负性、无金钱图片呈现后调节负

性这四种条件下被试的情绪唤醒度评定均值存在显

著性差异 (F(3, 33) = 15.861, P < 0.001, η2
p = 0.590)。

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1) 相对于观看中性图片，

图   4. 有或无金钱图片呈现下的负性情绪调节流程图

Fig. 4. Experimental procedures of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with (A) or without (B) monetary pi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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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观看负性图片的情绪唤醒度评定得分更高 (P < 
0.001) ；(2) 相比于观看负性图片，在金钱图片呈现

后，被试进行认知重评调节的情绪唤醒度评定得分

更低 ( P < 0.05) ；在无金钱图片呈现下，被试进行

认知重评调节的情绪唤醒度评定得分同样低于观看

负性图片 (P < 0.05) ；(3) 在有、无金钱图片呈现条

件下，被试进行负性认知重评调节的情绪唤醒度评

定得分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P > 0.05)。

4  实验四：奖赏动机对正性情绪调节的影

响：金钱图片本身的作用？

4.1  方法

4.1.1  被试　　我们重新招募了新的12名本科被

试，男性5名，女性7名，年龄18~22岁，平均年龄

(19.75 ± 1.06)岁。经G-power 3.1软件进行功效分析

后，12名被试足以达到一个较高的检验力(power > 
0.9，其中effect size = 0.5，α = 0.05)[33]。其余同实验一。

4.1.2  实验材料　　从中国情绪图片系统[34]中选取

三组经过效价匹配[F(2, 57) = 0.60, P = 0.553]和唤

醒度匹配[F(2, 57) = 1.17, P = 0.322]的正性图片各20
张(第一组：效价6.63 ± 0.43，唤醒度5.71 ± 0.53；
第二组：效价6.50 ± 0.53，唤醒度5.91 ± 0.49；第三

组：效价6.63 ± 0.41，唤醒度5.74 ± 0.39，三组图片

效价和唤醒度差异不显著)和一组20张中性图片(效
价5.22 ± 0.12，唤醒度 3.36 ± 0.32)。此外，我们同

样使用了与实验三相同的20张金钱图片。

4.1.3  实验设计和实验流程　　练习实验流程与实

验二练习实验流程相同。在练习阶段结束后，所有

被试都能很好地学会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练习结束

后，被试进入正式实验。除了将实验中的负性图片

改为正性图片，正式实验流程与实验三一样。

4.2  结果

同样地，我们分别对在有、无金钱图片呈现下

被试情绪调节后的主观情绪愉悦度评定得分和情绪

唤醒度评定得分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先计算每个条件下被试的情绪愉悦

度的主观评定值，采用 SPSS 软件对被试在观看中

性、观看正性和调节正性 ( 有金钱图片呈现和无金

钱图片呈现 ) 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实验结果如图

6A 所示，观看中性、观看正性、金钱图片呈现后

调节正性、无金钱图片呈现调节正性这四种条件下

被试的情绪愉悦度主观评定均值存在显著性差异

[F(3, 33) = 57.640, P < 0.001, η2
p = 0.840]。进一步多

重比较发现：(1) 相比于观看中性图片，被试观看

正性图片的情绪愉悦度评定得分更高 (P < 0.001) ；
(2) 相比于观看正性图片，在金钱图片呈现后，被

试进行认知重评调节的情绪愉悦度评定得分更高

(P < 0.05) ；在无金钱图片呈现后，被试进行认知重

评调节的情绪愉悦度评定得分同样高于观看正性图

片的得分 (P < 0.001) ；(3) 在有、无金钱图片呈现条

件下，被试进行正性认知重评调节的情绪愉悦度评

定得分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P > 0.05)。
其次，我们采用 SPSS 软件对每个条件下被试

的情绪唤醒度的主观评定值进行方差分析。实验结

果如图 6B 所示，被试在观看中性、观看正性和金

钱图片呈现后调节正性、无金钱图片呈现后调节正

性这四种条件下被试的情绪唤醒度评定均值存在显

著性差异 [F(3, 33) = 11.694, P < 0.001, η2
p = 0.515]。

图   5. 负性情绪调节条件下，不同指导语下被试的情绪愉悦度和唤醒度的主观评定

Fig. 5.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the rating of the emotional pleasantness (A) and arousal of the participants 
(B) under different instructions. **P < 0.05, ***P < 0.001, ns =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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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1) 相比于观看中性图片，

被试观看正性图片的情绪唤醒度评定得分更高 (P < 
0.001) ；(2) 相比于观看正性图片，在金钱图片呈现

后，被试进行认知重评调节的情绪唤醒度评定得分

更高 (P < 0.05) ；在无金钱图片呈现下，被试进行

认知重评调节的情绪唤醒度评定得分同样高于观看

正性图片的得分 (P < 0.05) ；(3) 在有、无金钱图片

呈现条件下，被试进行正性认知重评调节的情绪唤

醒度评定得分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P > 0.05)。
4.3  讨论

在实验三中，我们同样对负性图片刺激的有效

性从愉悦度和唤醒度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显

示负性图片成功地诱发了被试的负性情绪。我们进

一步地对认知重评策略的有效性进行分析，结果表

明，无论是在有金钱图片还是无金钱图片呈现条件

下，被试均能够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成功的调节自己

的负性情绪，这就表明了认知重评策略的有效性。

同样，在实验四中，被试进行正性情绪上调时也得

到同样的结果，即实验中的正性图片材料能够成功

诱发被试的愉快情绪，而且被试也能采取认知重评

策略成功的对自己的情绪进行上调。此外，为了进

一步探究金钱图片本身诱发的积极情绪能否对被试

的情绪调节产生影响，我们对实验三结果进行分析

后发现，在金钱图片呈现条件下，被试对负性情绪

下调的愉悦度评定得分和情绪唤醒度的得分与无金

钱图片呈现条件下相差不大，两种条件下并没有显

著性差异。同样地，实验四中也得到类似结果，即

在金钱图片呈现条件下，被试的愉悦度评定得分和

情绪唤醒度得分与无金钱图片呈现条件下无显著差

异。因此，实验三和四的结果表明金钱图片本身所

引起的积极情绪并未对被试的情绪调节产生影响。

5  总讨论

本研究主要想探究金钱诱发的奖赏动机能否提

高被试的情绪调节能力，在实验一和实验二，我们

分别给被试呈现金钱刺激，如果被试能够按实验要

求进行情绪调节，那么他将得一定的奖励，如果被

试不能根据实验要求进行情绪调节，那么他将不会

得到相应奖励，这种与任务有关的积极奖励便成为

一种强化信号。结果显示，在金钱奖励刺激条件下，

被试明显有更少的负性情绪体验和更多的积极情绪

体验。我们认为金钱刺激诱发了被试的驱动动机，

使得被试为了获得一定奖赏而朝目标方向不断行

动，从而促进了被试的行为表现。而且，以往研究

也证实了金钱诱发的动机能够促进行为表现 [11, 12, 35]。

Argyle 和 Furnham [36] 认为金钱是一种对人的行为

的奖励和强化，它可以改变人的动机。这就强调了

金钱对人的心理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实验三和实验

四，我们仅给被试呈现了金钱图片，金钱图片的呈

现并不包括奖励性质，其目的是想探讨金钱图片带

来的积极情绪对后面的情绪调节的影响。结果显示，

有、无金钱图片呈现两个条件下被试都能成功地进

行负性情绪的下调和正性情绪的上调，但是两个条

件下的调节效果并没有差异。即金钱图片所带来的

积极情绪并没有促进被试情绪调节能力的提升。实

验一、二和实验三、四的结果最终表明，正是由于

金钱刺激诱发了被试的奖赏动机，才使得被试情绪

调节能力的提升。

图   6.正性情绪调节条件下，不同指导语下被试的情绪愉悦度和唤醒度的主观评定

Fig. 6.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the rating of the emotional pleasantness (A) and arousal of the participants (B) 
under different instructions. **P < 0.05, ***P < 0.001, ns =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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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 和 Barrett [37] 认为情绪调节是个体根据自

己的目标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影响情绪产生的过程。

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人们本身存在一种生存动机

来驱动自己对自身情绪进行调节以达到良好状态

( 即一种获益 )。情绪调节的动机可以是短期体验较

少的负性情绪和较多的积极情绪 ( 享乐主义动机 )，
也可以是为了达到长期的目标 ( 工具性动机 )[38]。

而人的行动是由追求目标所驱动的，特别是当实现

这些目标有回报的时候 ( 比如实现目标后有食物、

金钱奖励等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给予被试一

定的奖赏刺激诱发其外部动机，使被试朝着获取一

定金钱奖励的这一目标行动。调节情绪的内部动机

就是调整不愉快情绪和提高愉快情绪来达到适应环

境的状态，这种内在动机是个体本身所迫切需要的。

在内部、外部双重动机共同驱动作用下，奖赏动机

会更进一步地不断驱动被试采取策略来调节自己的

情绪以获得双重奖励，即金钱奖励和良好情绪状态。

因此，我们认为，在自身有效的情绪调节基础上，

金钱动机更容易提升被试的目标导向行为。

本研究还发现在对正性情绪上调和负性情绪下

调时，被试均能够成功地采取认知重评策略进行情

绪调节。这与以往关于采用认知重评的调节效果一

致
[39, 40]。此外，Ochsner 和 Gross [41] 提出情绪调节

的认知控制模型假设，他们认为情绪调节是一个认

知控制情绪的过程，主要是由前额顶网络区域与皮

质下区域共同调节作用，前额叶和扣带回支持的执

行控制系统调节顶叶和下皮层的情绪反应系统，个

体从而能够有效地进行情绪的调节。在实验一和实

验二，在有、无奖赏条件下，被试均能够调节自身

的情绪，在奖赏条件下，被试对情绪调节的表现行

为更好，即在负性情绪下调时表现出更少的负性情

绪体验和在正性情绪上调时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情绪

体验。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在金钱刺激的作用

下，金钱诱发的奖赏动机最大程度地激活了被试的

执行控制区域，增强了被试的执行功能
[42, 43]。所以，

当金钱刺激信号出现时，大脑执行控制区域 ( 前额

叶和扣带回皮层 ) 激活增强，继而增强了额顶网络

区域与杏仁核区域的功能连接，使得杏仁核激活减

弱，从而提高了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使个体的情

绪得到了成功的调节。

除了神经层面所产生的可能影响外，本研究还

认为，在对奖赏获得的期待过程中，预期奖赏会引

发个体的激励性动机，预期奖赏通过促进感知觉

和执行控制过程使个体实现更高效的目标导向行

为 [10]，并且引起个体对从前额叶到感觉区参与的加

工过程的自上而下的影响 [44, 45]，从而提高个体的唤

醒度和脑准备状态，促使个体调动更多的认知资源。

Wei 等人的研究利用事件相关电位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 技术考察动机性因素对情绪面孔加

工的影响。结果显示，预期奖赏增强了大脑的神经

反应，奖赏线索比无奖赏线索诱发了更正的 P1、
P2、P3，这反映了动机性信息促进被试调动更多的

注意资源，准备对后续目标进行有效的加工 [46]。而

在本研究中，被试需有意识进行认知重评情绪调节，

这必定需要意志努力，且耗费一定的认知资源。在

奖赏刺激作用下，被试将获得的注意资源充分关注

在对情绪内容加工及后续情绪调节执行阶段，足够

的认知资源调动了被试的积极性，因此，在对负性

情绪进行下调 ( 降低负性情绪变得不那么伤心 ) 和
对正性情绪上调 ( 提高积极情绪变得更愉悦 ) 时，

受奖赏动机驱动的被试为了能获得更多的奖励因而

会调取更多的认知资源来更加努力地对自身的情绪

进行调节，最终个体体验到了更少的负性情绪体验

和更多的积极情绪。

此外，我们在对被试的情绪唤醒度进行分析时

发现被试进行负性情绪下调时，在有、无奖赏条件

下的情绪唤醒度均显著性降低。被试在进行正性情

绪上调时，在有、无奖赏条件下的情绪唤醒度均显

著性增强。有些研究认为，趋近和积极情绪有关，

回避与消极情绪相联系
[47]。正性情绪让人感觉良好，

会使人趋向引发情绪的刺激，这种趋近动机作用进

一步提高了被试正性情绪的唤醒水平。而负性情绪

使人回避引发情绪的刺激，这种回避动机作用也进

一步降低被试负性情绪的唤醒水平。但是我们进一

步对被试在有、无奖赏两个条件下的情绪唤醒度的

评定得分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被试在有、无奖赏两

种条件下对负性情绪的唤醒度调节效果相差不大。

我们认为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正性情绪上调相比于

负性情绪下调相对容易。在正性情绪上调中，被试

能够体验更多积极情绪并产生较高的情绪唤醒 ( 趋
近正性刺激 )，而这种趋近动机在金钱奖励刺激作

用下又进一步提高了被试的情绪唤醒水平。所以，

在有、无奖赏两种条件下，被试的情绪唤醒度存在

一定差异。但是在负性情绪下调中，被试本身需要

对负性情绪进行下调 ( 回避负性刺激 )，而根据研

究者所提出的情绪负性偏向认为个体对负性情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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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十分敏感，正是由于个体对负性情绪加工具有一

定偏向性 [48]，大脑对负性情绪的加工会更加深刻，

这种负性情绪给被试带来的高唤醒很难在短时间内

完全消除，所以即使给被试一定的金钱奖励，在奖

赏动机作用下的被试也很难完全地将自己的高唤醒

状态降到最低，以至于在有、无奖赏两种条件下，

被试的情绪唤醒度程度并没有多大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中我们并没有深入探

究情绪调节对情绪感知和体验的持久性作用。而我

们对情绪调节的操纵是在严格的实验室条件下进行

的，这是国内外研究中通用的做法。如果脱离实验

室环境推及到日常生活中探讨情绪调节的持久性将

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若经过一段时间再测情

绪调节效应的持久性，将无法从众多因素中分离情

绪调节策略所产生的影响，这也是目前情绪调节研

究乃至所有实验室研究中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因此

进一步研究情绪调节的持久性确实具有一定的难

度。但是对于情绪调节对情绪感知和体验的持久性

这一问题来说，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设计更符合实

际的任务情景，开展一系列纵向研究等，或许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

此外，在本研究中我们将主观评定作为确定情

绪调节有效性的指标，这也是国内外研究者普遍采

用的指标。主观评定相对于客观评定来说，考察的

是个体对自身情绪在意识层面的感受，客观评定采

用自主神经系统的生理变化作为测量指标。我们的

实验研究主要侧重于考察个体对自身情绪的感受状

态，即个体在调节自身情绪时对自身情绪状态的感

知、体验。在未来研究中我们可以考虑加入生理指

标的测量，同时采用自我报告的情绪体验、自主生

理反应两个指标，将不同测量得到的结果综合起来

一起考察情绪反应的持续性，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

对情绪调节的有效性和持久性的理解。

最后，本研究只是在行为学上探讨了奖赏对情

绪调节的影响，基于行为学上的结果分析，我们认

为奖赏增强了被试的执行控制功能，继而会对与情

绪调节有关的脑区产生一定影响，但是神经影像学

结果我们还未可知，这还需要我们未来从影像学角

度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总之，当前研究表明金钱诱发的奖赏动机能够

促进人们情绪调节能力的提升，即在金钱奖赏作用下

个体的行为表现会更好，能够更好地调节自身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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